


图书在版编目（犆犐犘）数据

基度山恩仇记（法）大仲马（犇狌犿犪狊，犃．）著；郑克鲁译．
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２００２．７重印
（译林世界文学名著）

书名原文：犔犲犆狅犿狋犲犱犲犕狅狀狋犲犆狉犻狊狋狅
犐犛犅犖 ７８０５６７５１６３

Ⅰ．基⋯ Ⅱ．①大⋯ ②郑⋯ Ⅲ．长篇小说 法国 近代
Ⅳ．犐５６５．４４

中国版本图书馆犆犐犘数据核字（１９９９）第１１２９０号

书 名 基度山恩仇记

作 者 〔法国〕亚力山大·大仲马

译 者 郑克鲁

责任编辑 韩沪麟

原文出版 犔犻犫狉犪犻狉犻犲犌é狀é狉犪犾犲犉狉犪狀犪犻狊犲，１９７３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犈犿犪犻犾 狔犻犾犻狀＠狔犻犾犻狀．犮狅犿
犝 犚 犔 犺狋狋狆：／／狑狑狑．狔犻犾犻狀．犮狅犿
地 址 南京湖南路４７号（邮编２１０００９）
印 刷 滨海印刷三厂

开 本 ８５０×１１６８毫米 １／３２
印 张 ２９．２５
插 页 ４
字 数 １１１２千
版 次 ２０００年３月第２版 ２００２年７月第３次印刷
书 号 犐犛犅犖 ７８０５６７５１６３／犐·２７２
定 价 （精装本）３４．００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次

五十五 卡瓦尔坎蒂少校 ６７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五十六 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 ６８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五十七 苜蓿小园 ７０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五十八 努瓦蒂埃·德·维勒福先生 ７１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五十九 遗嘱 ７２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六十 快报 ７２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六十一 园丁如何除掉偷吃桃子的睡鼠 ７３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六十二 鬼怪 ７４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六十三 晚宴 ７５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六十四 乞丐 ７６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六十五 夫妻龃龉 ７７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六十六 结婚计划 ７８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六十七 检察官的办公室 ７９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六十八 夏季舞会 ８１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六十九 调查 ８１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七十 舞会 ８３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七十一 面包和盐 ８４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七十二 德·圣梅朗夫人 ８４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七十三 诺言 ８５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七十四 维勒福的家墓 ８８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七十五 会议记录 ８９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七十六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９０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Ⅰ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七十七 海蒂 ９２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七十八 雅尼纳来鸿 ９４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七十九 柠檬水 ９６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八十 指控 ９７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八十一 退休面包商的房间 ９８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八十二 撬锁 １００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八十三 上帝的手 １０１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八十四 博尚 １０２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八十五 旅行 １０３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八十六 审问 １０４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八十七 挑战 １０５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八十八 侮辱 １０６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八十九 黑夜 １０７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九十 决斗 １０８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九十一 母与子 １０９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九十二 自尽 １１０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九十三 瓦朗蒂娜 １１１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九十四 吐露爱情 １１２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九十五 父与女 １１３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九十六 婚约 １１４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九十七 通往比利时的大路 １１５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九十八 钟瓶旅馆 １１６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九十九 法律 １１７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〇〇 幽灵 １１８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〇一 下毒的女人 １１９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〇二 瓦朗蒂娜 １２０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〇三 马克西米利安 １２０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〇四 唐格拉尔的签字 １２１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〇五 拉雪兹神甫公墓 １２３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Ⅱ



一〇六 分钱 １２４５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〇七 狮窟 １２６２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〇八 法官 １２７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〇九 刑事审判 １２８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一〇 起诉书 １２８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一一 抵罪 １２９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一二 动身 １３０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一三 往昔 １３１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一四 佩皮诺 １３３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一五 路易季·瓦姆帕的菜单 １３４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一六 宽恕 １３５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一一七 十月五日 １３５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Ⅲ



五十五 卡瓦尔坎蒂少校

无论伯爵还是巴蒂斯坦告诉莫尔赛夫，卢卡人少校要来访，都

没有撒谎，但这次来访却给基度山用作借口，拒绝阿尔贝向他提出

的宴请。

七点钟刚敲响，贝尔图乔先生按照主人吩咐，在两小时前已动

身前往奥特伊。这时，一辆出租马车停在公馆门口，马车让一个五

十二岁左右的男人在铁栅门旁边下车以后，便好像羞愧万分似地

一溜烟走了。这个男人身穿黑色肋形胸饰的礼服，这种式样看来

在欧洲好像不会消失似的。一条宽大的蓝呢长裤，一双还很干净

的皮靴（尽管不是锃亮的，而且鞋底厚了一些），麂皮手套，一顶帽

子形状近似宪兵军帽，白色滚边的黑衣领，要不是衣领的主人特意

穿在身上，真可以看作一个枷锁：这个人就穿着这样一套别致的服

装，在铁栅门拉铃，打听这里是不是香榭丽舍大街三十号，基度山

伯爵的公馆，得到门房肯定的回答以后，他走了进来，在身边掩上

门，朝石阶走去。

这个人的小脑袋棱角突出、头发花白，髭须浓密灰白，巴蒂斯

坦一眼就认出了他来；巴蒂斯坦已知道来客的准确相貌特征，在门

厅底下等候他。因此，他一在这个聪明的仆人面前通名报姓，基度

山就得到了他来到的通报。

陌生人被带到朴素无华的客厅里。伯爵在那里等候他，并含

笑迎上前来。

“啊！亲爱的先生，”伯爵说，“欢迎之至。我在恭候大驾。”

“大人确实在等候我呀。”卢卡人说。

“是的，我得到通知，今晚七点钟您到达。”

“我到达？您这样得到通知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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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点不错。”

“啊！好极了！不瞒您说，我担心会忘了这样小心周到呢。”

“忘了什么事？”

“忘了通知您。”

“噢！不会的！”

“您有把握不会搞错吗？”

“我有把握。”

“大人今晚七点钟等的就是我吗？”

“正是您。不过让我们证实一下。”

“噢！如果您等的是我，”卢卡人说，“那就用不着了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！恰恰相反！”基度山说。

卢卡人显出有点不安。

“那么，”基度山问，“您可是巴尔托洛梅奥·卡瓦尔坎蒂侯爵先

生？”

“我正是巴尔托洛梅奥·卡瓦尔坎蒂。”卢卡人高兴地说。

“前少校，曾在奥地利服役？”

“我当过少校吗？”老军人胆怯地问。

“是的，”基度山回答，“您当过少校。您在意大利的军阶，法国

人是这样称呼的。”

“好，”卢卡人说，“我求之不得，您明白⋯⋯”

“再说，您不是自动到这里来的吧？”基度山又问。

“噢！当然不是。”

“别人要您来的吧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是那位杰出的布佐尼神甫？”

“正是！”少校高兴地大声说。

“您带了一封信？”

“这就是。”

“没错！您一清二楚。给我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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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度山接过信拆开来看。

少校睁大惊奇的眼睛望着伯爵，又好奇地扫视房里的每一样

东西，然后回到房子主人身上。

“不错⋯⋯是这个亲爱的神甫，‘卡瓦尔坎蒂少校，卢卡的一个

高尚的实干家，佛罗伦萨卡瓦尔坎蒂家族的后裔，’”基度山边看边

念，“‘每年收入五十万。’”

基度山从信纸上抬起头，表示敬意。

“五十万收入，”他说，“哟！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。”

“有五十万吗？”卢卡人问。

“写得清清楚楚；该是这样，布佐尼神甫对欧洲所有的大富翁

都了如指掌。”

“就算有五十万吧，”卢卡人说，“但我以名誉担保，我没想到有

那么多。”

“因为您有一个管家在偷您的钱；有什么法子呢，亲爱的卡瓦

尔坎蒂先生，这是避免不了的事！”

“您刚给我开了窍，”卢卡人严肃地说，“我要把那个家伙赶出

去。”

基度山继续念道：

“‘他只有一件不如意的事。’”

“噢！天哪！是的！只有一件，”卢卡人叹口气说。

“就是要找回他的爱子。”

“爱子！”

“‘他小时候要么被他高贵家族的仇人，要么被波希米亚人劫

走。’”

“在五岁时，先生。”卢卡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，举眼望天。

“可怜的父亲！”基度山说。

伯爵继续念：

“‘我告诉他，十五年来他徒劳地寻找的儿子，您能帮他找到，

这使他有了希望，精神振奋，伯爵先生。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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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卡人带着难以描述的不安表情凝视基度山。

“我能找到。”基度山回答。

少校挺直身子。

“啊！啊！”他说，“那么这封信从头到尾说的都是实情？”

“您怀疑吧，亲爱的巴尔托洛梅奥先生？”

“不，决不怀疑！怎么会呢！像布佐尼神甫这样一个庄重的

人，这样一个谨言慎行的人，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；但您还没有念

完呢，大人。”

“啊！不错，”基度山说，“还有附言。”

“是的，”卢卡人重复说，“还⋯⋯有⋯⋯附⋯⋯言。”

“‘为了省得卡瓦尔坎蒂少校在银行里提款，我给了他一张两

千法郎的汇票，作为他的旅费，另外再让他从您那里取走您还欠我

的四万八千法郎。’”

少校带着明显的焦虑不安注视这个附言。

“好的！”伯爵仅仅说了一句。

“他说好的，”卢卡人喃喃地说，“这样⋯⋯先生⋯⋯”他又说。

“这样？⋯⋯”基度山问。

“附言也这样⋯⋯”

“附言怎么样？⋯⋯”

“也同信的正文一样，为您所接受吗？”

“当然。布佐尼神甫和我，我们有帐务往来；我不知道我是否

还正好欠他四万八千法郎，我们之间不在乎几张钞票。啊！您这

样看重这个附言吗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？”

“不瞒您说，”卢卡人回答，“由于完全信赖布佐尼神甫的签字，

我没有另外带钱；所以，如果这笔来源告吹的话，我在巴黎就要进

退维谷了。”

“像您这样一个人在任何地方会手足无措吗？”基度山说，“得

了吧！”

“当然！人地生疏。”卢卡人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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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但别人知道您。”

“是的，别人知道我，所以⋯⋯”

“说下去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！”

“所以您会付给我四万八千法郎？”

“只要您提出要求。”

少校转动着惊讶的大眼睛。

“请坐，”基度山说，“说实话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搞的⋯⋯我让您

站了一刻钟。”

“别在意。”

少校拖过来一张扶手椅坐下。

“现在，”伯爵说，“您想喝点什么；一杯赫雷斯酒、波尔图① 酒

或阿利坎特② 酒？”

“来杯阿利坎特酒，既然盛情难却，这是我爱喝的酒。”

“我有上好的阿利坎特酒。来块饼干，好吗？”

“来块饼干吧，既然您硬要我接受。”

基度山打铃；巴蒂斯坦出现。

伯爵朝他走去。

“怎么样？⋯⋯”伯爵低声问。

“小伙子在那里。”贴身男仆也低声回答。

“好；您让他进来了吗？”

“像大人吩咐的那样，在蓝色客厅里。”

“好极了。去把阿利坎特酒和饼干端来。”

巴蒂斯坦出去了。

“说实话，”卢卡人说，“我给您添了麻烦，我很不好意思。”

“没有关系！”基度山说。

巴蒂斯坦端来杯子、葡萄酒和饼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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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爵斟满一杯酒，而只在第二只杯子里倒了几滴，瓶子里装的

是红宝石般的液体，酒瓶上布满蜘蛛网，还有其他标记，表明这是

陈年老酒，比人的皱纹显示高龄更为确切可靠。

少校没有搞错他喝哪一杯，他拿起斟满的酒杯和一块饼干。

伯爵吩咐巴蒂斯坦将托盘放到客人伸手可及的地方，客人用

嘴唇呷了一口阿利坎特酒，做了一个满意的鬼脸，又轻轻地把饼干

在杯子里蘸了蘸。

“这样说，先生，”基度山说，“您住在卢卡，您很富有，身分高

贵，德高望重，具备了一个幸福的人的一切条件。”

“通通具备，大人。”少校一口吞下饼干说。

“您的幸福只欠一件东西？”

“只欠一件。”卢卡人说。

“就是重新找到您的孩子？”

“啊！”少校说，拿起第二块饼干，“这正是我欠缺的幸福。”

卢卡人抬起眼睛，竭力要叹一口气。

“现在，来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，”基度山说，“您万分想念

的儿子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别人告诉过我，您一直独身。”

“别人一直这样认为，先生，”少校说，“而我⋯⋯”

“是的，”基度山说，“而您甚至使人相信这个谣言。您想遮人

耳目，掩盖年轻时的失足。”

卢卡人挺直身子，摆出安之若素和正人君子的神态，同时谦逊

地垂下眼睛，要么想约束住自己，要么想发挥想象力，一面偷偷观

察伯爵，伯爵挂在嘴上的笑容始终表现出同样亲切的好奇心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想遮人耳目，掩盖这个过失。”

“这不是您的错，”基度山说，“因为一个男人是管不了这些事

的。”

“噢！不，当然不是我的错，”少校微笑说，一面摇摇头。

“而是他母亲的错。”伯爵说。

“是他母亲的错！”卢卡人大声说，拿起第三块饼干，“是他可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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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母亲的错！”

“喝吧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，”基度山说，给卢卡人斟满第

二杯阿利坎特酒，“您激动得憋不过气来啦。”

“是他可怜的母亲的错！”卢卡人喃喃地说，一面试图运用他的

意志力，作用于泪腺，挤出一滴假眼泪来濡湿他的眼角。

“我想她属于意大利第一流的家庭吧？”

“是费苏拉① 的贵族之家，伯爵先生，是费苏拉的贵族之家！”

“她的名字呢？”

“您想知道她的名字吗？”

“噢！我的天！”基度山说，“您用不着告诉我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

“伯爵先生无所不知。”卢卡人鞠躬说。

“奥莉薇亚·科尔西纳里，对吗？”

“是奥莉薇亚·科尔西纳里。”

“是侯爵小姐吗？”

“是侯爵小姐。”

“尽管她家里反对，您终于还是娶了她？”

“我的天！是的，我终于娶了她。”

“您把合乎手续的文件都带来了吧？”基度山问。

“什么文件？”卢卡人反问。

“您同奥莉薇亚·科尔西纳里的结婚证和孩子的出生证。”

“孩子的出生证？”

“您的儿子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的出生证；他不是叫安德烈

亚吗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卢卡人说。

“怎么！您想是的？”

“当然！我不敢确定，因为他丢失了那么多年。”

“不错，”基度山说，“所有这些文件您都具备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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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伯爵先生，我遗憾地告诉您，由于没有得到通知要携带这些

文件，我忽略了随身携带。”

“啊！见鬼。”基度山说。

“这些文件必不可少吗？”

“必不可少！”

卢卡人抓耳挠腮。

“啊！狆犲狉犅犪犮犮犺狅①！”他说，“必不可少！”
“毫无疑问；如果有人怀疑您的结婚是否有效，您的孩子是否

合法，就不好办了！”

“不错，”卢卡人说，“有人会生疑的。”

“对这个小伙子来说，那就麻烦了。”

“必然会带来不幸。”

“他就会错过一门风风光光的亲事。”

“犗狆犲犮犮犪狋狅②！”
“在法国，您明白，那是一板一眼的；像在意大利那样，找到一

位教士，对他说：‘我们相爱，给我们证婚吧，’那是不够的。在法

国，有非宗教结婚，想非宗教结婚，必须具有证明身分的文件。”

“那就倒霉了：这些文件，我没有带来。”

“幸亏我有。”基度山说。

“您有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您有这些文件？”

“我有这些文件。”

“啊！啊！”卢卡人说，由于他看到此行的目的会因缺少文件而

落空，生怕忘记带文件会给获得四万八千利佛尔带来一些困难，

“啊！啊！太幸运了！是的，”他又说，“太幸运了，因为我没想到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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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点。”

“当然！我相信是这样，一个人不能事事想周全，幸亏布佐尼

神甫替您想到了。”

“啊，这个神甫真是可敬可佩！”

“这是一个办事仔细的人。”

“这是一个可敬佩的人，”卢卡人说，“他把文件寄给您了？”

“这就是。”

卢卡人合起双手，表示赞赏。

“您在卡蒂尼山的圣保罗教堂跟奥莉薇亚·科尔西纳里结婚；

这是教士签署的证书。”

“是的，果真在这里！”少校惊讶地望着证书说。

“这是安德烈亚·卡瓦尔坎蒂的洗礼证，由萨拉韦扎本堂神甫

签发的。”

“通通符合手续。”少校说。

“那么拿好这些文件，我用不着，您交给您的儿子，让他细心保

存。”

“我想他会细心保存！⋯⋯如果丢失了⋯⋯”

“如果丢失了，怎么办？”基度山问。

“那么，”卢卡人回答，“只得让那边再写一份，但弄到手时间要

很长。”

“确实会有困难。”基度山说。

“几乎不可能。”卢卡人回答。

“您明白这些文件的价值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就是说我看作无价之宝。”

“现在，”基度山说，“至于小伙子的母亲呢？⋯⋯”

“至于小伙子的母亲⋯⋯”少校惴惴不安地重复。

“至于科尔西纳里侯爵小姐？”

“我的天！”卢卡人说，他觉得困难似乎又冒了出来，“还用得着

她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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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，先生，”基度山回答，“而且，她不是已经⋯⋯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少校说，“她已经⋯⋯”

“辞世了？⋯⋯”

“唉！是的。”卢卡人赶紧说。

“我知道这个情况，”基度山说，“她已经去世十年了。”

“我还在哀悼她的去世，先生。”少校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方

格手帕，先擦左眼，后擦右眼。

“有什么法子呢？人总是要死的。您明白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

先生，您明白，在法国用不着让人知道，您跟儿子分离了十五年。

波希米亚人诱拐孩子的故事在法国已经不流行了。您送他到外省

的中学受教育，您想让他在巴黎社交界完成这个教育。因此，您离

开了维亚雷季奥①；自从您妻子去世后，您就住在那里。这样说便

够了。”

“您相信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么很好。”

“如果有人知道一些你们父子分离的情况⋯⋯”

“啊！是的。我说什么呢？”

“说有一个背信弃义的家庭教师，投靠您家的仇敌⋯⋯”

“科尔西纳里家的人？”

“当然⋯⋯劫走这个孩子，让您断子绝孙。”

“不错，既然他是独生子。”

“那么，既然一切都安排停当，您的回忆旧事重温，不会让您出

洋相，您无疑已猜出，我有意安排好让您出乎意外吧？”

“令人高兴的事吗？”卢卡人问。

“啊！”基度山说，“我看出，一个父亲的眼睛和心都是骗不过

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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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哼！”少校说。

“有人已经冒冒失失向您透露过了吧，或者不如说您已猜出他

在这里。”

“谁在这里？”

“您的孩子，您的儿子，您的安德烈亚。”

“我已猜到了，”卢卡人镇定自若地回答，“这样，他在这里？”

“就在这里，”基度山说，“贴身男仆刚才进来时，通知我，他来

了。”

“啊！好极了！啊！好极了！”少校说，每感叹一声就抽紧一下

直领长礼服的肋形胸饰。

“亲爱的先生，”基度山说，“我理解您的激动，您需要一点时间

恢复过来；我也想让小伙子准备迎接这次望眼欲穿的会面，因为我

猜想，他的急不可待也不下于您。”

“我相信是的。”卡瓦尔坎蒂说。

“那么，过一刻钟我们来找您。”

“您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吗？您这样好心，要亲自把他引见给我

吗？”

“不，我决不想置身于父子之间，就你们两人，少校先生；但请

放心，即使血亲的关系不起作用，您也不会搞错；他会从这个门进

来。这是一个金发的漂亮小伙子，或许有点过分金黄，待人总是很

体贴；您会看到的。”

“对了，”少校说，“您知道，我身上只带着两千法郎，是那个善

良的布佐尼神甫叫我去支取的。我用作旅费了⋯⋯”

“您需要钱⋯⋯一点不错，亲爱的卡瓦尔坎蒂先生，喏，您点一

点，这是八张一千法郎的钞票。”

少校的眼睛像红宝石似的炯炯发光。

“我还欠您四万法郎。”基度山说。

“大人要收据吗？”少校问，一面将钞票塞进直领长礼服的内口

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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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何必呢？”伯爵说。

“让您跟布佐尼神甫结清帐目。”

“那么，您拿到剩下的四万法郎时再一并给我开张收据。在正

派人之间，用不着这样小心谨慎。”

“啊，是的，不错，”少校说，“在正派人之间。”

“剩下最后一句话，侯爵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您允许我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，是吗？”

“怎么啦！请说吧。”

“您脱下这件直领长礼服不碍事的。”

“当真！”少校说，带着一点得意看看自己的衣服。

“是的，在维亚雷季奥还穿这种衣服，但在巴黎，不管这种服装

多么雅致，早已过时了。”

“真遗憾。”卢卡人说。

“噢！如果您很稀罕，那就在离开巴黎时再穿上好了。”

“但我穿什么衣服呢？”

“在您的箱子里找一找。”

“怎么，在我的箱子里！我只有一个旅行箱。”

“当然是随身携带。何必自找麻烦呢？再说，一个老军人总是

喜欢轻装出门。”

“正因此⋯⋯”

“您是一个仔细的人，您先寄出箱子。这几只箱子昨天已运到

黎世留街王子饭店。您在那里预定了房间。”

“那么衣服在这些箱子里？”

“我猜想，您小心谨慎，叫您的贴身男仆把您所有的必需品都

装进去了：作客穿的衣服和军装。在重大场合，您穿军装，效果很

好。别忘了佩戴十字勋章。法国人虽然加以嘲笑，但总是戴在身

上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”少校说，越来越喜形于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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